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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 
1.北京第一监狱。特号  

特号关押的人，必须达到相当级别，案子绝对保密，甚至负责看

守的司法警察，也无权过问。  

曲宝手铐脚镣相加。  

开锁声，进来六位身穿便衣的人员，看守人员自动回避。  

为首者宣布： “经公安部和司法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

察院决定，将你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。 ”  

曲宝情绪正常：“反正是死，哪儿都一样，不过，如此兴师动众，

有这个必要吗？ ”  

“你所有的涉案中，社会负面影响之大、杀人之多、抢劫数额之

大，当属新疆之最，公开、公正的判决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。 ”  

“杀鸡给猴看。 ”  

“去新疆审判势在必行。 ”  

“别无选择。 ”  

“是，有想法，直说。 ”  

“人到了这份上，多少有些杂念。 ”  

“讲。 ”  

“我的案子在北京审，踏实，家里人还可以见上一面。 ”  

“曲宝，我现行的职位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北京、新疆同样

依法办事。绝不会扩大事实，你犯罪，接受惩罚，理所应当。根本不

存在歧视你的问题，亲属见面，现在就答复你，满足你的要求。 ”  

“谢谢。 ”  

“曲宝，案子已经做了，人，也进来了，既然走了这条路，希望

你配合好，把最后的这段路，圆满地走好，走完整。 ”  

“我会，一级警监。 ”  

“你很识货。 ”  

“还可以，我的案子排第几？ ”  



“今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，国际刑警组织将你列为全世界第三要

案。你这样的级别，害怕到你犯罪的地方去审判，应该吗？ ”  

“现在走？ ”  

“是，曲宝。向你宣布，此时此刻起，进入特别非常时期。执行

押解，严格遵守特别纪律，如有过激行为出现，最高等级处置。明白

吗？ ”  

曲宝笑了： “明白。 ”  

2.新疆国际机场，停机坪。  

很少见的武警装甲车，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压住阵脚，地面上架着

十几挺机枪，狙击手手持 85 式狙击步枪严阵以待，几十名戴着面罩

的特警，列队戒严。  

3 分钟后，西北航空公司执行飞行任务的 777 型波音飞机，降落、

滑行、进入预定位置，舱门打开。  

曲宝蹬着最新式的押解链，同案犯冉小影享受同等待遇。交接后，

分别押上警车，警报器大作，高速行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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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茶淀劳改农场。  

大杂务马六子斜着眼，背着手，新犯一个个排着队，进衕道，最

后面一个大个儿，膛着镣子。  

旁边的杂务段和平： “六哥，这孙子膛着点，膛得还挺正，又一

个危险分子。 ”  

马六子冷冷地： “管丫哪庙里的呢，折腾就灭他。 ”  

“看着有点邪性劲儿。 ”  

“没什么新鲜的，事大，早就悠到王八楼王八楼——北京市第一监

狱俗称，清朝末年建，其建筑结构呈此状。去了，小鱼小虾米，翻不

起大浪。 ”  

这么一打底，段和平直奔大个儿：“嘿，站住，哪儿的？叫什么？

犯的什么事？ ”  

此人慢吞吞，粗声粗气地回道： “曲宝，盗窃。 ”膛镣子的腿，继

续前行。  

段和平骂着：“傻×东西，蹦不出多大天去。六哥，真是叨鹰的。”  

马六子说： “哼，圈里头就这德性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

着，想磕，你得有本事，磕的还得是地方，不然，有的是受的，小和

平，把人看死了，别出事，我到大伙房弄点横货。下午带他们训练，

老规矩，不行就揳。 ”  

“行。 ”  

号里面，曲宝把行李放在地上。  

学习号，二来子分配床铺： “你上边，嘿，你也上边，大个儿你

也上去。 ”  

旁边有人招呼： “二来子，那蹬链子的住底下吧。 ”发话的是南城

老炮儿小弟，一言九鼎，还真没人犯上。  

曲宝冲着小弟点点头，算是谢了，照旧闷头不语，整理自己的行

李，开始打豆腐块，仔仔细细，相当认真。  

下午，新犯在段和平的率领下踢正步，旁边一根大棒子伺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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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宝在号内背监规，只有小弟和病号花贼没有出工。  

花贼： “哥们儿，歇会儿，什么案子？ ”  

“盗窃。 ”简简单单的两个字。  

“几年呀？ ”  

“3 年。 ”仍是两个字。  

“好混，什么都别想，稀里马虎的就过来了。你这么折腾也不是

办法，这圈儿里全是大田活儿，谁都得过这关，扛，没弟哥的钢骨叉

子，还真不灵，打飞了你，进来的人，随便拉出一个，哪个都不是省

油的灯，穷忍着，富耐着，睡不着你眯着，一进宫吧？ ”  

“是。 ”  

“正常。时间一长，也就通了，公安局不养闲人，犯得起事儿，

就得坐得起牢，这，依我就是走向极端。要不就磕出来，要不装孙子

装到底。不过，你还得会装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谁的道也不挡，

挺好。有钱混钱缘，没钱混人缘，你得占一样，别哪边都不占。那罪，

你就受上了。 ”  

小弟听了半天白话：“兄弟，这东西甭听，全凭自己心气，记住，

咱是爷们，到哪儿也不能跌份儿，是，人在屋檐下，都低头，分怎么

低，骑在脖子上拉屎？没戏。”他伸伸脖子：“这东西，花匠，永远上

不了台面。 ”花贼只有听数落的份，不敢言语。  

正说着，外边的口号响彻云天，大班收工进院，一个个跟泥猴似

的，抄起脸盆到外边冲洗。大狗熊喊着：“赶紧，赶紧，今儿改善。”  

老七骂着： “全他妈喂狗了。 ”  

爬五说： “锅底也是块肉，叨一口是一口。 ”  

“这二来子也是车子货。就咱们班面，数丫。里外都没面儿。 ”  

果不其然，二来子端着见底儿的红烧肉： “摆盆。 ”  

十几个铁盆摆放地上，十几双眼死盯着有糖色儿的大肉块。随着

铁勺捞起，再盛下。不少人的唾沫强行往下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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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饭的盆，居然还留下五、六块很肥的红烧肉和一些肉汤，没人

走开，二来子挥着铁勺，赶着众人。讨好地给小弟的盆中加了几块，

剩下的全倒入自己的盆中。  

很明显，号里的人都沉着脸，但敢怒不敢言。也没人跳出来，全

都狼吞虎咽地埋头吃自己的 “改善 ”。  

马六子拍窗户： “弟哥。 ”递进来小半盆肉，转身就走。小弟半句

客套都没有。  

曲宝将自己的 “改善 ”完成，对蹲在地上嘬饭的说：“哥几个让个地

儿，我出去。 ”  

本身就搓着火的大狗熊不满地说： “你丫凑合点吧，没看这儿吃

饭呢。 ”  

曲宝又退回床边。  

大狗熊嘴里还是不干不净： “真他妈丧。 ”  

曲宝急了： “你再说一遍。 ”  

“孙子，我说了。 ”  

段和平正好巡逻到窗户底下：“别他妈没事找事，今儿楚中的班，

想扒层皮就出来。 ”  

号儿里顿时没声了。  

“闲的蛋疼。 ”段和平追骂了一句。  

第二天早晨，正式出工。  

曲宝被带到管教室，身材极其魁梧的狱政中队长楚中，一边上下

打量他，手里一边翻阅着他的档案。  

“曲宝，你服不服，那是你跟法院的事，既然判决生效，到这儿，

你，就得守这儿的规矩，从我手中过的人，没一个人走托，也行不通，

只要你有能力，能胜任，我肯定用。至于用钱，根本没戏。 ”  

曲宝有些委屈： “他们说我是不安定因素。 ”  

“那是他们，从今儿开始，踏踏实实，谁都有想法，都觉得自己

冤，凡事得手心手背，人家的东西，凭什么让你偷，重与不重，不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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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。打的多少价值，一看就八九不离十，跟明镜似的，关键是你自己

的承受能力，还有，劳动关必须过。 ”  

“这我知道。 ”  

“跟你谈话不费劲，是个明白人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想什么都没

用，下午把镣子摘了，歇半天，洗洗衣服，明天出工。 ”  

“谢谢楚中。 ”  

“鱼池、虾池。 ”  

二来子边干边说： “曲宝，楚中真够给你面的。 ”  

“什么意思？ ”  

“能干上这种活，至少得二进宫，还得有头有脸，不然早到大田

里摸爬滚打去了，不从他手中走几板，休想过关，你占大便宜了。 ”  

“几年？ ”  

“3 年。 ”  

“好混，只当弄了个教养大满贯。只要你不折腾，顺大溜，不招

人恨，这柳儿活，干到走。 ”  

“但愿吧。 ”  

“我发现你挺冷的。 ”  

“都到这份儿上了，没辙。 ”  

“根本犯不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这就是一进宫的通病，得拿得

起，放得下，别人混，你也混，刑期少一天是一天，号里的那帮孙子，

你也别当回事。圈里头，永远是欺负软的怕硬的，别给他机会。 ”  

“你因为什么？ ”  

“滚大轮滚大轮——黑话，专在火车上扒窃作案。踢飞子踢飞子

——黑话，专偷自行车。。就这点手艺混饭吃。 ”  

“这事也大刑？ ”  

“抓现行，价值也高，八下。 ”  

“八下？怎么混呀？ ”  

“照样混，还非得死去呀，哎，大狗熊那小子杀仇，留点神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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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怕他，就这么大的屋，他也飞不出去。我不会先招他，只要

他给留口气，就干。 ”  

圈里头拉帮结伙，正常。  

圈里头勾心斗角，平常。  

不折腾，它就不正常了。  

一连几天瓢泼大雨，高兴的是大班，可以美美地睡个大觉，连串

号外带赌上几把，有钱的赌现金，没钱的赌洗衣服，赌采买。  

整个衕道里，挺数二来子这堆里赌的最大，拉耗子全部是现金，

全中队的星星级人物个个到位，队长也不进院，机会难得。  

大鹏抢先挑起战争： “长码，二十。 ”  

蛋清： “干嘛那么黑呀，全打立了，没劲。 ”  

这场合少不了小弟： “虚就下去。 ”  

北城的齐豹子： “豁着干，死了算，点背活该，谁有手谁赢。 ”  

南城的战犯雷头： “二十，我跟。 ”手里拿着 A，手底下枕着 A，

自然跟进。  

朝外的小叮当鬼灵精，闪张叠里边了。  

向来猛张飞的阎三死跟到底： “跟。 ”  

大鹏的面上方片 K，Q，底下 J： “五十。 ”  

雷头自然响应，他第三张进 K。  

齐豹子嘴严更敢赌： “进一手。 ”他的是一对 8，单张 9。  

阎三挺着： “去就去。 ”面上是一对 10，底牌同样的单 9，面大的

他： “长一百。 ”  

所有人全部跟进。  

大鹏的面最好看，顺花面。K，Q，J，10，买两头，高喊一嗓子：

“二百。 ”  

雷头是双匹，对 K，对 A，毫不犹豫推上二十张。  

齐豹子的面也有一拼，对 8，对 9。  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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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阎三更有一拼，第五张愣是进来一张 10，共是三张 10，单张，

9，枕着一张 J，先大者欺人： “对不起，三百，过时不候，现在下去

还来得及，不知死的上。 ”  

雷头冒顶了，翻出一张 Q，自动放弃。  

大鹏也不含糊，生生抓上绝张 9，虽不是同花顺，牌面也不小，

跟了一手。  

齐豹子手气极佳，拉出可爱的第五张，那么喜兴的梅花 8。  

从面上看，大鹏已输，但还想拼一把，毕竟锅里已经不少钱了，

他闹炸： “高抬一手，加二百。 ”嘴上还玩着心理战： “阎三，谁死在

最后还不知道呢，得把钱拿在手里，那才叫真格的呢，差着级别，还

往上冲。 ”他又敲打： “齐豹子再加二磅，一把抽立，全踏实。 ”  

在圈里，能弄到上千的现金，绝对的超级大户，赢了吃香的喝辣

的，输了，对不起，这两月的小灶，烟，连带小酒，都得喝西北风去。  

阎三拼劲十足。  

齐豹子稍微动摇了一下，跟上。  

看看有效果，大鹏继续使招： “三儿，凑了多少份？后边不吃饭

了？豹子，关键时刻可别手软。 ”  

本身就犯虚，齐豹子骂着： “你丫真贫，逗气还是玩牌？ ”  

大鹏斜着膀子： “玩的就是刺激，好容易滚把大的，银子堆起来

不容易，分出个公母来，舒服，再加二磅。 ”  

阎三赌着气，闷头跟。  

轮到齐豹子，还真吃不准，开始琢磨这牌。号里面，里三层外三

三层，挤得满满堂堂，全是过眼瘾的，这牌赌到这份上，都想瞧个热

闹，看看到底谁败。  

大鹏根本退不下来，加紧攻势： “银子不够可以借去，等着，但

锅里不能没，咱得玩现银子。 ”他故意制造气氛。  

阎三根本不听他那一套，跟就跟。  

齐豹子扫了大鹏一眼，脸色正常，一丁点儿变色的迹象都没有，

嘻嘻哈哈还管小弟要了根烟，他把牌又审了一遍，其实，那是表面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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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实质上是在算计自己的银子跟不跟得上趟，这千把来块，凑了五

六份儿才弄到手，整个中队手里捏着二十张的就是大户，自己的弹药

库所剩无几，那孙子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看来是不假。再有一层考虑，

阎三那么执著，弄不好是四喜。把这手丢了，还有机会翻身，主意已

定： “孙子，让你丫得逞一把。 ”把牌推了。  

打走一家，大鹏很得意，想如法炮制： “三儿，今儿哥俩儿对上

了，再加三磅。 ”  

阎三斜楞他一眼： “今儿跟你推到底，输了老子喝汤去。 ”死跟。  

大鹏开始发狠： “再加三磅。 ”  

“跟。 ”  

“加五磅。 ”  

阎三咬着牙： “开你。 ”  

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牌上，大鹏沮丧着脸，面上明摆着，自己是

诈： “该死，没辙。 ”  

阎三底气十足： “亮底，我开你的。 ”  

大鹏把牌叠进去： “输了，输了。 ”  

阎三把自己的牌抡起来，漂亮地甩到床上。  

全场哗然。  

小弟： “操，把齐豹子的耗子打跑了。 ”  

底下七嘴八舌。  

“真够学问的了。 ”  

“这牌玩的真不错。 ”  

“属丫大鹏坏。 ”  

“瞧着解气，阎三再一点，差点让大鹏偷鸡成功，玄一玄。 ”  

“这牌可惜了，要我就战到底，死再说死的。 ”  

齐豹子搓着火，脸跟猪肝似的： “弟哥，待会儿兄弟没银子了，

支着点。 ”  

“小意思。 ”  

“我跟丫大鹏磕了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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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火没用，牌上说话。 ”  

2 
一晃过去半年，日子过的还挺快，曲宝闷头忍着，没跳出来折腾。  

午休时，让段和平给叫出来。  

“段哥，什么事？ ”  

“指导员和楚中找你。 ”  

办公室。  

范指导员说： “曲宝，这阵子干得不错，有个事你必须面对。 ”很

直截了当。  

“不是我妈的事？ ”  

“不是。 ”  

曲宝的心放下一大块。  

“你媳妇提出跟你离婚，法院已判决，孩子归她抚养，这种事，

一般都是判给女方，毕竟你不具备抚养能力，按理来说，3 年也不至

于，但是人家迈出这一步，就是有想法，你怎么看？ ”  

“离就离吧，已经判了，还能怎么样？ ”  

“能正确对待吗？ ”  

“有些突然。 ”  

“能保证不带着情绪出工吗？ ”范指提的很有必要，毕竟，曲宝干

的活儿，武警不参与警戒，由干警带队。  

“放心，我不会跑。 ”  

“楚中？ ”  

狱政工作向来是要害： “什么事自己扛，你都得迎头面对，跑，

也容易，也不容易，跑回去解气，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，而且，只要

你活着，永远追你，直到将你拿下。 ”  

曲宝垂直站着，一言不发。  

“刑期并不长，想多了根本不现实，咬咬牙把自己的惩罚完成，

出去重新混个样，给我个保证。 ”  

“我不会跑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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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宝一走，二位中队主管交换着意见： “性格内向的人，不愿意

跟人沟通，平常也没有交往，很难处事。 ”  

“但未必不聪明。 ”  

“他的性格有一定的缺陷。 ”  

“应该说，跟他的经历、家庭有着很大关联，一定的变故，造成

他的自锁封闭。 ”  

“孤僻的人，往往会仇恨周围的人，而且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，潜

在的威胁很大。 ”  

“不行的话，调个工种。 ”  

“那倒不必，反而会增加事端。 ”  

号里面，曲宝一个人呆坐着，跑，是不会跑的，他觉得自己很无

助，尤其是孩子，自己心里堵得慌，有心无力，潜意识当中的无端仇

恨往上涌，包括对周围的人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。很快，他的脸就有

些畸形。  

圈儿里的人，都有算计，都有坏水，生存能力极强，一旦牵扯到

自己的利益，是要奋不顾身地冲上去。  

齐豹子那场牌局，损失惨重，对大鹏一直耿耿于怀，直到现在，

靠借钱跟哥儿几个瞎混，北新桥小力本弄来一瓶二锅头，借着酒劲儿，

发着狠： “非得干大鹏。 ”  

兄弟勾鸡： “干就干他。 ”  

小弟也在喝酒之列： “干容易，中队人多嘴杂，根本兜不住，你

这一折腾，准保把牌给断了，背这名没劲。 ”  

齐豹子说： “弟哥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 ”  

“是你虚，谁都不赖，再说这牌也没鬼。 ”  

勾鸡岁数小，但坏水不少： “想招儿，毁他，今年不是减刑吗？

一场架，全完。 ”  

这种脏事，小弟从来不感冒，打个招呼，闪了。  

小力本道： “反正，豹子你不能出头，太明了，找个人跟他干。 ”  

勾鸡自告奋勇： “兄弟上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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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天后，大鹏和勾鸡打架，双双被惩罚，等到大鹏在反省号醒过

闷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  

每年各大监狱，各劳改场所，都要进行大揭发、大检举，并且，

用很大的幅度予以兑现。  

没有人挡得住这样的诱惑，即把自己的余罪给减掉，不予追究，

又让别人替自己背，怎么着都合适。  

祸不单行，曲宝正在下网，狱政科来人提他，是外调，对方亮明

身份——西城分局预审员， “曲宝，认识陈东兴吗？绰号二狐？ ”  

曲宝马上反应： “认识。 ”  

“进来这么长时间了，用不着跟你讲政策，都明白怎么回事，个

中的利害关系，都跟明镜一样，找你就是有事，点你一下，你的同案

已经先行将余罪交代，并已核实，现在就是取决于你的态度。 ”  

“我考虑 -下。 ”  

楚队长跟上一句：“曲宝，躲没有用，扛也没有用，落个好态度，

在你的卷宗上会有利一些，既然做了，已经落后于别人，你应该清醒

认识到你自己的处境。 ”  

很长时间的沉默，曲宝交代余罪。  

3 个月后，西城区人民法院，以曲宝犯抢劫罪被判 4 年 6 个月，

盗窃罪 5 年，以前盗窃罪 3 年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2 年 6 个月，剥

夺政治权利 2 年，接到判决后，立即转往北京市第一监狱。  

一下子升格，曲宝的心理瞬间仇视加重，对漫长的刑期，极为不

满，认为判的就不公平，既然不讲理，就得用不讲理予以报复。  

从茶淀劳改农场押解出来，警报器蜂鸣。刺激着曲宝，整个脸扭

曲着，拳头捏得特别紧，全身较着劲，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 12 年？

待满了，奔 40 了，这辈子彻底交代，早晚有出去的那一天，毁我的

人，我要加倍偿还，不折腾个天翻地覆，这辈子白活。  

永定门河畔，长长的高墙，电网。  

值班武警查验司法手续，放行，沉重的铁门慢慢打开，曲宝冷冷

地盯着哨位上武警手中乌黑闪亮的枪械，他竟然做了个鬼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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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行的身体检查，填表，换上新的囚服，进入传说中的 “王八楼 ”，

登二楼，进入号房，铁门插上，马上招来问话：“哥们儿，多少下？ ”  

没有回答。  

“玩深沉呀？ ”  

依旧没有吱声。  

“面壁思过吧，傻哥们儿，折进来了，别不服气，怪只怪自己没

玩好，认错了兄弟。 ”  

这句话真正受听，曲宝开口： “是认错了人，哥们儿仗义给狗吃

了。 ”  

“七处的案子？ ”  

“不是，底下悠上来的，你呢？ ”  

“抢劫银行。 ”  

“玩现的？ ”  

“哪儿呀？哥们儿想保命，把我撂了。 ”  

曲宝猛然话多： “怎么想？ ”  

“能想什么，人之将死，怎么也得挣扎一下，有机会拉回来，将

自己生死兄弟抵出去，都是人，全有私心，生死关头，把哥们仗义给

狗吃了，也算正常。 ”  

“你哪儿的？ ”  

“西城，大口袋。 ”  

“死缓？ ”  

“是呀。多亏哥们儿扛了一道，不然全都得贴墙上，刚从七处过

来，跟你一样，等着下圈儿。 ”  

“抢着现子儿了吗？ ”  

“当然，八年前的案子，搁在眼前严打，谁也活不了。 ”  

“挺超前的。 ”  

“兄弟，有矛就有盾，警察不是吃素的，新型的案子一露头，马

上就会防范，你要想高人一等，还得升级。 ”  

曲宝问： “萍水相逢，干嘛说的那么深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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